
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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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今
年国际禁毒日我国的宣传主题
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就禁毒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关口前
移、预防为先，重点针对青少年
等群体，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
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
品的浓厚氛围”。

对青少年群体来说，禁毒教
育工作该如何有效展开？ 6 月 25
日，国家禁毒办联合阿里巴巴推
出“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
字化平台———青骄第二课堂”，
通过“互联网+禁毒教育”创新模
式，向全国两亿青少年提供科学
系统的毒品预防教育知识，提高
青少年防范意识，远离毒品。

据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梁云介绍，目
前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正
面临着巨大挑战。 据统计，现在
全国共有吸毒人员 255.3万名，其

中 18岁以下的青少年就有 1.5万
名，年龄最小的仅为 12岁。

除了海洛因、冰毒、氯胺酮
等人们熟知的毒品，通过改变形
态包装、花样不断翻新的“咔哇
潮饮”“彩虹烟”“咖啡包”“小树
枝” 等新型毒品正悄然入侵，青
少年群体尤其容易“中招”。

基于阿里巴巴之前成功开
发公安部“团圆”系统的成功经
验、每年能顺畅应对“双 11”巨大
流量的技术储备以及阿里云强
大的云计算资源优势，国家禁毒
办委托阿里巴巴集团来开发和
维护青骄第二课堂系统。

该平台的资源中心和课程
中心目前已经上线了许多音视
频及课件， 从小学五年级到高
二，按照不同的年级类别安排包
括了解毒品的危害、常见毒品的
识别以及掌握禁毒法律、积极参
与禁毒等内容，由浅入深地介绍
了禁毒的相关知识。

今年 4 月 20 日，
青骄第二课堂在杭州
市时代小学、第十中学
这两所学校率先进行
试点。 不到两周的时
间，这两所学校就完成
了学生注册率 100%和
课时完成率 100%。 在
试点情况表现良好的
基础上，5 月 5 日正式
开始向浙江、云南这两
个省份全面推广。

截至目前，该平台
全国接入学校已达 3464 所，共有
注册教师 10247名和注册学生 43
万名。本月中旬，国家禁毒办在杭
州完成了首批接入的十个省市公
安部门、教育部门上线培训，天津、
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海南、重
庆、四川、云南、甘肃十个省市的中
小学正陆续接入青骄第二课堂。

同时，青骄第二课堂也首次
创新地引入钉钉即时通讯工具，

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部、省、市、区
县各类学校的各级禁毒教育的
高效组织和管理。 该平台的上线
将有效改变以往禁毒教育分散、
缺乏系统性的局面。

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
产品专家庄孜为是负责青骄第
二课堂的产品经理，他同时也是
“青骄第二课堂”的明星教师，到
全国各地对当地禁毒办管理员

和学校管理员老师们进行了平
台系统的推广和培训。

在此过程中， 他发现各地公
安、教育部门对平台的反馈良好，
肯定了“互联网+禁毒教育”的模
式。据庄孜为介绍，青骄第二课堂
未来还会与中国刑警学院、 云南
警官学院等公安高校建立合作，
与专业的高校老师和同学共同参
与未来禁毒课程的创新。

位于青浦区的上海市女子强
制隔离戒毒所， 这天迎来了一位
熟悉的访客———志愿者晓荷和她
的搭档。和往常一样，经过安检之
后，晓荷来到了今天的活动地点。
一间宽敞的教室，12 名强制戒毒
人员正在那里等着她们。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小组活
动，这里有一个视频，大家看完
之后应该会对我们有个初步的
了解。 ”按照惯例，活动开始之前
要做自我介绍，晓荷带来的是一
段视频，只有几分钟。

看到视频的画面，学员们忽
然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议论声，
还有人不停地打量起站在眼前
的晓荷。

迎着诧异的眼光，晓荷坦然
地点点头，报以微笑。

一旁的视频画面中，正是晓
荷的身影。 原来她也曾是一名有
着 10 年吸毒史的强制戒毒人
员，如今已经远离毒品。

“我能做到，相信你们一定
也能。 ”视频结束，晓荷揭晓了自
己的身份。“你能很明显地感觉
到，她们看过来的眼光都已经变
了。 ”作为一名曾经的吸毒者，晓
荷能够理解那种带着希望的眼
光：“原来真的有人能摆脱毒品，
而且这个人现在就站在我眼
前。 ”

从吸毒者到禁毒社工

1993 年，年轻的晓荷第一次
染上了毒瘾。 为了戒毒，晓荷曾
到外地生活了 2 年，那段时间她
一度摆脱了毒品。 但回到上海
后，生活需要重建的她，终究没
能抵挡住昔日“好友”的“交情”，
再次深陷其中。

2005 年，晓荷又因为吸毒被
判处一年半劳教戒毒。 当时的她
对于成功戒毒已经不抱任何期

望。 这时，一名入所帮教社工出
现在了她的面前。 会见时，晓荷
眼神呆滞、麻木。 见状，这名社工
忍不住伸出手，想要握住晓荷的
手。 这个动作被一旁的民警制止
了：“不要有身体接触。 ”临走时，
社工突然绕过桌子，轻轻拥抱了
一下晓荷。 这个动作让晓荷心中
一颤：“我都已经放弃，竟然还有
人想着拉我一把。 ”

这一个拥抱，让晓荷对社工
敞开了心扉，在此之前，她一直
想躲着公安民警一样躲着社工。
“社工和我约好上午到家里聊
聊，我就故意选择上午出门。 ”因
为这个拥抱，出所后暂时没有工
作的晓荷才会应上海市禁毒志
愿者协会志愿者叶雄邀请，“帮
忙打打下手，算是半个志愿者。 ”

2009 年，上海自强服务总社
开始试行“同伴教育”这一项志
愿服务。 同伴教育起源于澳大利
亚，指的是人们通常愿意听取年
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
近的同伴、 朋友的意见和建议。
如今的晓荷是一名禁毒社工，也
是一名同伴教育志愿者：“吸毒
人员对一般的社工往往存在抵
触情绪，但如果对方也有类似的
经历，那么共同的经历就能很快
拉近彼此的距离。 ”

为了让志愿者和帮教对象
能在短暂的活动时间之外保持
联系，自强服务总社开设了“同
伴信箱”。 大量的来信，让叶雄有
些忙不过来。 一天，叶雄拿着一
封信来到晓荷面前，“晓荷，你试
着给她回信吧。 ”

这封 10 年前的来信， 被晓
荷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办公桌的
抽屉里。“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
娘，你看，这字写得多好看。 ”晓
荷指着信的落款，“很想回家的
小马”，她说，当时读到这里的时
候， 心里仿佛被紧紧揪住一般，

心痛。 第一封回信，晓荷斟酌了
很久，结果因为回信慢了，小马
在第二封来信中流露出了些许
不高兴，“所以说她还是小姑娘
嘛，情绪都藏不住。 ”

后来的故事平平无奇，小马
出所后依旧和晓荷保持着书信
往来，还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直
到结婚之后，才慢慢淡出：“她大
概是希望忘掉过去那些事，投入
到新生活中。 ”晓荷说，不是所有
人都愿意成为志愿者，但能回归
正常生活、远离毒品，足矣。

当众讲述自己的不堪经历

刚刚加入不久的志愿者小
赵， 原本是个事业有成的年轻
人。然而，因为多金，也因为巨大的
工作压力，寻常的消遣已经难以令
他满足。 2014年初，一次朋友聚会
上，小赵“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好友
递过来的毒品。“是冰毒。 ”小赵很
清楚那是什么，但是为了追求刺
激，他还是吸了第一口。

“很快我就知道坏事儿了，
我摆脱不了它。 ”小赵挣扎了近
半年时间，终于在已怀孕的女友
的劝说下， 到公安机关自首，开
始接受社区康复戒毒。 事实上，
很多吸毒者都清楚毒品的危害，
不少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会
选择主动投案，接受强制戒毒。

然而戒毒者少有一次成功，
小赵也不例外。 很快，他忍受不
了强烈的戒断反应，又偷偷联系
上那些“毒友”，开始复吸。 恰在
此时， 医院诊断女友身体不适，
腹中胎儿难以保住，眼见男友又
一次吸上了毒品， 心灰意冷之
下，女友最终离小赵而去。

坐在空荡荡的家中，小赵茫
然地环顾四周，这时他才恍然醒
悟，因为毒品，自己几乎失去了
一切。“如果她没有离开，也许我

不会那么坚定地斩断和那些‘朋
友’的联系。 ”小赵说，他第一次
跟随社工进强戒所开展同伴教
育活动， 通过安检那道铁门时，
他有一瞬间的失神，“我在想，如
果我没能成功戒毒，现在大概也
在里面了。 ”

如今，小赵已经能够面对记
者， 坦然地说出自己的这段过
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
多人戒毒成功之后，会刻意回避
自己的这段‘黑历史’。 ”小赵说，
起初他对此也很抵触，但参与的
活动多了，也有了一丝明悟，“掖
着藏着总有躲不过去的一天。 ”

在中华艺术宫， 小赵第一次
上台， 面对台下的几百名听众讲
述自己吸毒、戒毒的故事。“紧张，
全程脚都在发抖。 ” 讲的次数多
了，小赵发现，身边人的态度也在
悄然发生变化。一次，小赵去隔壁
社区参加活动时， 正好遇上母亲
在那里办事。小赵有些忐忑，在场
不少人都认识他们母子， 一向要
强的母亲会不会感到难堪？

令小赵没想到的是，母亲非
但没有离开，还找了个位子坐了
下来。 活动结束后，母子二人一
起回家，路上小赵问起母亲的感
受，得到的回答是“发言稿写得
不错，下次争取脱稿。 ”

“正视过去，才能真正走出
来。 ”晓荷说，从前她的父母在她
面前绝口不提“毒品”二字，现在
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老两口
已经能和她自如地讨论起毒品
的危害。

社会平等的眼光再多些

然而，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
出这样的态度。晓荷说，同伴教育
不仅在帮助吸毒人员戒毒， 更希
望能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但是，毒
品的危害太大， 连带不少人对康

复人员依旧带有强烈的偏见。
“有时自己遇上了，也会感到

难过。 ”晓荷说，2010 年左右，她
曾经在一家酒店找了一份工作，
负责财务方面。 过了一段时间，
酒店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对所有
员工进行了一次政审，她因为这
件事最终失去了工作。“那是我
出所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丢
了之后很伤心。 ”晓荷说，幸好她
之前结识了很多志愿者、 社工，
被吸纳进了这个群体中，否则这
盆凉水浇下，很有可能让她彻底
失去信心。

据晓荷了解，在同伴教育帮
教的戒毒康复人员中，复吸也时
有发生。 就在前些日子，一位已
经康复近 10 年的帮教对象，因
为工作生活上连续遭遇不顺，又
复吸了。

“所以我们搞活动，也要看
场合说话。 ”小赵说，如果是吸毒
者和其家属，他们就讲自己是怎
么戒毒的；如果是进学校，他们
就会用自己的经历讲述毒品的
危害； 而如果是社区或者企业，

“我们还是拿自己举例， 说服大
家不要歧视那些康复人员。 ”

除了来自社会的歧视， 晓荷
坦言， 帮教对象受个人素质和文
化水平影响， 有时会做出一些在
常人看来“很失礼”的举动。 有一
次活动茶歇， 一名康复人员拿着
袋子装了许多糕点， 来到晓荷面
前：“这些糕点很好吃， 你也多拿
点。 ”没想到，晓荷沉着脸，劈手夺
过袋子， 把里面的糕点全都倒在
了桌子上：“别人都是吃多少拿多
少，你看看你这样子，多难看？ ”

“我性子直，虽然知道她也
是好意，但还是有点生气。 ”晓荷
说，戒毒需要借助外力，更需要
自身的努力，“如果你自己都不
努力向上，又有谁帮得了你？ ”

（据上观新闻）

曾经的吸毒者竟然也能成禁毒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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